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炊烟袅袅，伴随山林间阵阵清脆的鸟鸣声，在落日的余晖中，劳作一天的人们不约而同地从田间地头，往村庄走来。一路说笑的人们，在走过一栋正在建造的碉楼时，突然都停下了脚步，骤然地沉默起来。
人群中突然有人冒出一句：“这个楼不一般啊！你说我们这小村子，都是平层瓦房，王家为什么建这么个碉楼，搞得跟个宫殿一样。”
“这还用说啊！人家王家大小子，听说刚从什么美国回来，出去的时候还是个半大小子，回来都已经结婚生了孩子，肯定赚了不少钱，人家不得盖房光宗耀祖啊！”一个面庞黝黑的汉子答道。
“那也不用盖这么大一个碉楼吧！一个人半层楼也足够啊！我看啊，这个楼肯定不是用来住的。你看墙这么高，青砖平铺，这窗户都几人高，一定是用来储存金银珠宝的。”
“是啊，王家大小子在外面肯定赚了大钱，回来这里，这兵荒马乱的，肯定是怕被土匪抢！”
“嗯嗯，是的是的，我看也是这么个理，而且王家大小子还是什么自治会会长，听说有好几条枪呢！”人群中间炸开了锅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开来。这时一个上了年纪、胡须花白的老者轻咳两声，开口道：“大家都别吵了。你们看看这个楼的样子，外方内圆、招财进宝，下实上虚，财不外泄。你们再看看周边地势，前后左右都无阻挡，楼体方、塔顶尖，像不像一柄剑直刺云间？这肯定是风水大师所为啊！为的就是庇护王家祛祟辟邪、福泽绵长啊!”
听罢，人群中又开始叽叽喳喳起来……喧嚣的人群只顾争论，谁都没有注意到，在不远的山腰处，有一个人也和他们一样注视着这座即将建成、威严庄重的碉楼。这个人是谁？他就是人们嘴里讲到的“王家大小子”——王彭，此时的他，看着远处矗立的高楼，思绪又被拉回到30年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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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年前，迫于生计，刚满16岁的王彭便跟随父亲王适宁远涉重洋，前往美国旧金山谋生，彼时国家积贫积弱，国人备受欺凌。
在美期间，适逢孙中山在旧金山举办兴中会救国筹饷活动，王彭拿出自己多年来积攒的血汗钱，认购“军需债券”。
目睹民族颓败，王彭不忍同胞处于水火，年近五旬的他于1916年毅然决然离开美国，回到阔别三十载的家乡。可眼前的故里却民生凋敝、满目疮痍。王彭痛心疾首，不能自已：
“为富不仁何时能够铲除，国家何时能够富强？”思绪良久，报国之门唯有开展农民运动，斗土豪、打劣绅，用枪杆子为百姓谋出路。1920年，王彭和同村的王福三提出成立“九湖乡自治会”。1924年，王彭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沉沉的太阳抹尽最后一丝余晖，重重地掉到山的后面，瞬间大地像被笼罩了一层黑幕，一阵寒风吹过，王彭打了一个激灵，思绪被拉回到现实中来。不知什么时候人群早已散去，唯有眼前的这座自己亲手建造的碉楼还矗立在黑暗中，仿佛一把火炬，只等一个火苗，哪怕一丝火星，就可以燃起熊熊大火，照亮四周，驱尽一切妖魔鬼怪。
1927年，蒋介石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，反动势力闻风而动，国民党纠集3000多名团匪向莲塘等农会发起进攻。由于准备不足、仓促应战，农军虽奋勇抗击，但敌强我弱、力量悬殊，元田、莲塘、九湖相继失陷，花县（今广州市花都区）告急！
考虑到保存革命火种，农军主力计划向上古岭一带撤退，但谁来做掩护？说是掩护，其实就是以身相搏、以命相抵、九死一生。
情急之下，王彭自告奋勇担起掩护任务，大家听闻，不禁愕然。年过半百的王彭如何能够抵挡住敌人疯狂的进攻？能够留下来做掩护的农军只有十几个人，而敌人无论在人员数量和装备质量上都占据绝对优势，如何与之周旋，成功掩护主力撤退呢？
在大家都忐忑不安、不知所措的时候，王彭信心十足地给出了他的答案，这也是他多年来准备已久的撒手锏——王彭楼。
原来，在设计之初，王彭就考虑要建造一个进可攻、退可守的碉楼，不仅能够隐藏农军武装，更能够在危难时刻保护革命火种。0.6米厚的墙体，3.6米高的墙基，灰沙钢筋水泥的墙面，能够抵挡住猛烈密集的火力，狭小的窗户将是良好的射击孔，说它是固若金汤的堡垒、坚如磐石的屏障，也不为过。
掩护部队进驻碉楼后，王彭决定以守待攻、以逸待劳，通过王彭楼巧妙的碉楼设计和坚固的墙面掩体，弥补农军人员和装备的不足，迟滞敌人的进攻。
当然这样的选择也意味着放弃了撤退的可能性，必将战至一兵一卒，守至一墙一隅。
果不其然，农军十几人刚刚进入王彭楼，据险而峙，上千人的团匪就把碉楼团团围住。敌人似乎没有把眼前这座碉楼放在眼里，他们觉得这无非就是高一点大一点的民房而已，可几轮弹雨下来，王彭楼岿然不动，而农军则通过碉楼的射击孔，居高临下对敌人进行猛烈的火力压制。
骄横的敌人几次强攻都败下阵来，这就如同狐狸吞刺猬——无从下嘴。穷凶极恶的团匪没有想到会被这座小楼给挡住，为攻下王彭楼，他们采取各种方法轮番上阵。
团匪推上来几门山炮，对准碉楼一顿炮轰，虽然火力优于枪弹，但毕竟口径小，王彭楼仍是岿然不动。农军再次集中火力，重创团匪。
一计不成再生一计。由于碉楼射击口都靠上，因此在敌人的火力压制下，碉楼的底部就成了农军火力覆盖的死角。团匪正是想利用这点，冲到碉楼脚下，打算通过埋设炸药的方式，炸开碉楼一角，然后趁势攻入楼中，可谓用心险恶！见此情形，王彭沉着应对，安排农军找来一把洋钻，从内而外在墙体底部位置钻开几个“里阔外窄”的射击孔。待敌军慢慢向碉楼靠近时，趁其不备，突然发起攻击。毫无防备的敌人被射击孔中飞出的一颗颗子弹击中，敌人的偷袭再次受挫。
连失两计，敌人沉不住气了，使出了看似笨拙却能奏效的“土遁”。敌人绕到碉楼背面，悄悄搭了一个二三层楼高的竹架，爬上去开始用镐头挖墙，不一会儿就开出一个缺口，再挖一会儿就能容得下一个人进出。如果敌人鱼贯而入，必将让农军腹背受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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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急关头，王彭及时发现了敌人的异样，果断抽调农军迂回到碉楼背后，做好火力封锁的准备。就在墙壁被挖穿的一刹那，枪声大作、子弹齐发，前面的几个敌人应声摔下，一命呜呼，后面的团匪顿时作鸟兽散。
趁此混乱之际，王彭即刻派农军战士用砖头石块把缺口堵死。几 番进攻下来，敌人损失惨重，双方陷入僵持。
王彭率领的农军，在顽强的革命意志支撑下，居然凭借王彭楼与敌人对峙了40多天，且农军无一人伤亡，但随着弹药补给的逐步消耗，加之丧心病狂的敌人又在王彭楼唯一的一口古井中投毒，农军也面临弹尽粮绝的窘境。
正在农军进退两难之时，天上乌云滚滚、雷声阵阵，顿时大雨滂沱。突如其来的暴雨让敌人措手不及，他们四处逃避躲雨，似铁桶般的包围圈霎时松懈不少，王彭见状不禁喜上眉梢，何不趁此机会，带领农军趁乱撤走？他遂派农军从敌人固守薄弱之处，在碉楼偏僻一角垂下逃生绳索，十几个农军在夜色和大雨的掩护下，伴着隆隆的雷声轰鸣，迅速沿绳索落至地面，而敌人此时仍浑然不觉。
顺利逃出包围圈的农军并没有马上疏散，作为总指挥的王彭把大家召集起来，做撤退部署：“一会儿大家化整为零，快速疏散。这次敌人吃了亏，后面一定会进行报复。做好潜伏隐蔽，不要轻易暴露党员和农军身份，特别是要保守革命秘密。如果发现情况不对，务必第一时间把记录有农会和组织信息的资料销毁。万一被团匪抓到，嘴巴要紧、骨头要硬，严守革命秘密，大家明白没有？”
“明白！”随着低沉而有力的应答，大家迅速消失在茫茫夜色中。翌日，当敌人再次发动进攻，才发现人去楼空，中了王彭的金蝉脱
壳之计，只好懊恼离去。此一战，农军以十余人阻击团匪三千余人，滞敌四十余天，无一人受伤，是为以少胜多之典范。这一切都得益于王彭楼的设计，得益于王彭的出色指挥和谋略！
虽然王彭带领农军全身而退，但在掩护大家最后撤出碉楼时，不慎从半空摔下，腿部受伤。为不拖累大家，王彭拖着伤腿，独自一人忍痛赶往李石庄亲戚家暂避风险。
李石庄是反动势力集结之处，敌特云集、耳目众多，王彭到来的消息很快便走漏风声，王彭也感受到了异样：最近总是有人屋前房后晃荡，鬼鬼祟祟。多年的保密意识让他瞬间警觉起来，立刻把随身携带的农军花名册、作战地图、党组织人员表等焚烧销毁。
果不出所料，没过两天，一伙团匪就直接冲进屋内将王彭带走。敌人知道王彭是共产党员，也是农军的领导人之一，心想如果能够将其策反，那将能给农军致命一击。
团匪先是对王彭好言相劝，让他写“自白书”，利诱他只要揭发农军主力撤退的位置，告发农军内部共产党人的名单，不仅不会要他的命，还会给他封官晋爵，荣华富贵享之不尽。
王彭听后，知道敌人还没掌握农军的部署，心里开始盘算，“现在敌人想的就是合围农军主力，如果我能拖一拖时间，让敌人对我有所指望，那不就可以给主力创造更多的撤退和部署的时间，不就可以保护更多的同志吗？”
随即，王彭强压住心中的怒火，放缓声调说道：“我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了，没啥好说的，自白书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是共产党员，要杀要剐随你便。至于农军里面共产党员名单和主力位置嘛，撤退的时候走得急，东西都落下了。我老了，记性也跟不上了，要好好想一阵。”
团匪虽不甘心，但还抱有一线希望，一天、两天、三天……几天过去了，敌人终于明白这是王彭使的缓兵之计。气急败坏的团匪凶相毕露，残忍地用铁线将王彭手脚穿透捆起，用大竹杠抬到凤岭村王氏大祠堂前，想通过示众，恫吓老百姓，更想通过暴力威胁彻底击破王彭的思想防线。
几轮审讯下来，王彭一个字都没透漏，团匪恼羞成怒，枪托雨点般地砸在王彭的头上和身上，鲜血汩汩迸出。
匪首大声呵斥：“王彭你到底交代不交代？农军主力在哪里？共产党员都是谁？”
此时的王彭鲜血已经模糊了视线，全身钻心地疼痛，但他强忍着剧痛，再一次瞥了一眼眼前的父老乡亲，长舒一口气：“我的使命终于完成了。年幼海外谋生，看够了积贫积弱，受够了冷言冷语。年过半百投身革命事业，打倒土豪劣绅，挽救民族危亡，也许我的力量微不足道，但能够经得起这场血与火的考验。我心足矣，此生足矣！”
这让敌人更加气急败坏，几个团匪上前又是一顿毒打。钻心的疼痛让他张嘴都困难，但王彭没有丝毫退缩，缓缓举起伤痕累累的右臂，用力地挥了挥。围观的群众目睹此情此景，无不为之动容，之前对碉楼的各种猜疑，现在也终于有了答案。
敌人从王彭身上没有套出半点情报，彻底绝望了。7月下旬的一天，王彭被解往迳口岭，遭秘密杀害。穷凶极恶的敌人，竟把他的尸首分成四大块，弃于山中，割下耳朵作为领赏的证物，场景惨不忍睹！
英雄终然逝去，但革命组织的秘密得以保存，农军主力成功转移，骨干党员顺利疏散，为党组织的建设和武装斗争的开展留下了宝贵的革命火种。
王彭牺牲后，当地老百姓无不悲怆惋惜，至今还流传着歌颂他的歌谣：“王彭革命，闻名全县，打生打死，苦战终年。身家不要，生命不存，打得革命，死而无怨。革命成功，用血来染，奋斗到底，主义保存。”
历史的尘埃早已落定，炮火的硝烟已然散尽，但革命者的英勇悲壮不应被我们遗忘。王彭即使献出生命也要守住党的秘密、保护同志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！历史永存，英雄不死！这些精神，像一座座历史丰碑，将永远矗立在人民的心中，薪火相传、历久弥新，指引我们勇往直前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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